
昨天看电视节目《人与自然》，不由想
起15年前的一件事。

我有清晨外出跑步的习惯。天刚蒙
蒙亮就出门，穿城区，上运河堤，过二桥，
再沿运河西堤径直向南到镇国寺，再向
南拐弯到灯塔，然后返程。记得那是端
午节的早晨，在跑步返程的路上，又碰到
那个熟悉的卖小鱼小虾的老渔民。他皮
肤黢黑，精瘦，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与
平时不同的是，除鱼虾外，他多拎了一只
网兜，内装三只小动物。两只大的高约
25cm，形状略像鸡，全身呈现灰黑色，尖
尖的嘴，青色的腿特别修长；小的像刚出
炕不久的小鸡，毛茸茸的，头顶上有一黄
豆大的红包。这三只小动物是误入湖边
半露出水面的虾笼而被逮住的。我花了
15 元钱将其买下，准备先给小外孙女

玩，然后美餐一顿。我拎着网兜，沿途引
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但问他们都说不准
是什么水禽。

回到家，将它们放进装苹果的塑料篓
中，及时送到女儿家。端午节，女儿一家
突然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显得很兴奋。
但他们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是一家三口，稍
高一点的是父亲，略胖一点的是母亲，那
小的自然是它们的孩子。在篓中，小孩始
终偎依在母亲的身旁，而父亲则完全充当

“武士”的角色。在世界上，父母亲与子女
都是相通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在孩子

遇到困难、碰到危险时，父母亲都会毫不
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儿女，甚至不惜献出自
己的生命。瞧这一家子，十分可爱，然而
也非常可怜。看到它们那充满恐惧的神
态，人的恻隐之心就油然而生。女儿的第
一感觉就是不能糟蹋它们，更不忍心吃掉
它们，他们决定放生。

饭后，女儿一家子拎着“另一家”，重
返老路，过二桥，翻田埂，来到一个濒水的
田边，并精心用树枝、杂草为它们搭建了
一个“家”。然而，它们毫不领情，一开笼，
父亲就连跑带飞地跑掉了，做母亲的动作
稍慢一点，边跑边频频回头看它的孩子。
那小东西也挺机灵的，循着父母的足迹，
很快就消失在人的视野中，简直是一次

“胜利大逃亡”。它们逃生了，我女儿一家
显得很充实，心灵似乎得到了一次净化。

放生
□ 姚维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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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住北门大街西侧民生路养丰
闸的边上，县人民剧场与老家一河之隔。
这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河的名字我一直
叫不上来，水倒也清澈，潺潺流过，发出的
声音不输美妙的音乐。这条南北走向的河
来自上游的南水关，运河是源头，到老家这
里便与养丰闸由西向东的水流交汇，形成
一片更加宽阔的水域，奔流东去。

我小时候经常在老家后面的河边玩
耍，夏天的时候，光着脚丫，顺着青石板铺
就的码头，一级一级来到河中心，用自制的
小鱼网摸鱼捉虾，每次都有收获。这些鱼
虾都是随运河水淌下来的，干净鲜活，尤其
是虾子周身晶莹，虾芒雪白。在河边玩耍
时，时常听到县扬剧团在剧场排练传出的
声音。这时，我便立即绕道民生路到北门
大街上的人民剧场，悄悄从边门溜进去，看
剧团的演员排练。剧场观众席空荡荡的，
木制的座椅一眼望到头，显得空旷冷清。
因为生怕排练的演员发现赶我走，我便找
个边角的位置半躺在座位上，偷看他们排
练，看得津津有味。虽是排练，但演员们的
唱腔一点都不含糊，有板有眼，行云流水，
一举手，一抬足，都如正式在舞台上演出一
个样。

一次扬剧团在剧场排练《杜鹃山》，一
连几天我都悄悄溜进剧场偷看，那时觉得
这世上再没有比剧场舞台好看的舞台了，
偌大的舞台全是木头铺就的台面，能容纳
几十个人在台上，演员们在木板上走过的
声音，充满节奏感，枣红的侧幕在灯光的照
射下闪着光亮，把演员们的脸映得桃花一
般好看。那天溜进剧场时正好在排演柯湘
与雷刚的对手戏，柯湘正在言传身教，给雷
刚指点方向。扮演柯湘的女演员眉清目
秀，臂戴袖章，腰系皮带，飒爽英姿。扮演

雷刚的男演员浓眉大眼，声如洪钟。两个
演员在舞台上棋逢对手，越唱越精彩，越演
越投入。我那时不懂扬剧唱腔，更不懂什
么“小开口”“大开口”，但听得如痴如醉，对
眼前这个神奇的舞台充满了渴望和向往。
后来在民生路上竟看见扮演雷刚的演员骑
自行车经过，不禁多看了两眼，有点现在追
星的味道。听巷子里的大人说，扮演雷刚
的演员就住在运河东堤下面，也算是街坊。

县人民剧场那时不仅承担本地剧团的
演出任务，还经常接待外省市的专业剧团
演出。县人民剧场的舞台上站过不少名角
大腕，也是个群星荟萃的地方，在周边县市
小有名气。那些年文化活动匮乏，看戏是
很多人的向往。买不到票，有些胆大的戏
迷便趟过这条河，翻过剧场的院墙去看
戏。那时虽是凭票入场，但只要进入剧场，
无论什么方式，即被视为合法。剧场过道
两旁站满了人，很明显都是没票没位置的，
但剧场工作人员不会驱赶他们，只是要求
往边上靠靠，不要影响其他人看戏。这些
人中，有一部分是剧场有熟人，从正门放进
来的，有一部分就是趟河翻墙头进来的。
那种好不容易进了剧场的兴奋，是现在人
怎么也体验不到的。

那时的戏班子来演出，一般都在三四
天的样子。大一点的剧团还带着烧饭的师
傅，因为没有自来水，烧饭的师傅会在老家
河对岸剧场修的码头淘米、洗菜、洗碗。一
天中午我和隔壁的小东在河边玩工兵挖地

雷，对面剧场码头一个胖子扔过一句话：
“小孩，帮我摘个丝瓜络下来。”那时我家屋
后种了好多丝瓜，烧个汤什么的，随手摘上
两根，放一根油条进去，香呢。丝瓜络很
轻，而河面有三米多样子，为了保证丝瓜络
扔到胖子面前，我和小东特意把丝瓜络缠
在一根小树杆上，用尽吃奶的力气扔向对
岸。只见胖子用他白而肥的大手迅速抓
牢。那个年代没洗洁净，丝瓜络是洗碗的
好帮手。胖子显然很高兴，从对岸扔来一
句：“小孩，你们晚上来看戏，我在检票口等
你们。”这一句话让我和小东兴奋了一个下
午，听说这还是一场演解放军的战斗戏。
七点钟开演，我和小东六点多一点就站到
了人民剧场的检票口，眼巴巴地看着一个
个手拿戏票的进入剧场大门，等到七点，也
没见中午在河边洗碗的胖子，直到剧场的
老王用他苍劲的大手，无情地关上剧场四
扇厚重的玻璃门，我和小东才知道彻底没
戏。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东又在河边见到
剧团的胖子，他正吃力地蹲在码头上淘米、
洗菜，我们找了块大砖头，躲在丝瓜架后，
把砖头往河里一扔，溅起的水花将胖子的
衣服弄得湿漉漉的。现在想来当初的行为
有点不妥，但那个胖子的不诚信，让两个对
舞台无限向往的少年失望，也有点不厚道。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剧的舞台有
声有色，形象；人生的舞台有苦有甜，具
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因参加组织部举
办的先进人物事迹宣讲、主持城建系统的
文艺汇演，两次登上这个儿时魂牵梦绕的
舞台，颇有戏剧性。这个舞台承载了一个
少年对戏剧文化的梦想，这个舞台曾带给
我无穷的快乐和艺术的滋养。前些年，剧
场因建设需要被拆除，这个舞台的一切美
好永远留在了心里，难忘。

舞台
□ 黄士民

去年，阔别20年的几个军校同学在一起小聚，大家欢
快地聊着当年上学时的话题，回味同窗共读时的难忘往
事。陈梁突然说起了他们同一楼层的同学。他说前段时
间见到了田茂生，现在还在部队工作，发展得挺好……

田茂生？我们学员队没这个人啊！听到这名字，头脑
里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连忙诧异地问他，你是不是说
错了？陈梁说同学怎么能记错，田茂生住一楼，是他隔
壁宿舍的。为了证实他所讲不虚，他还向我们形容起田
茂生来。他说田茂生是重庆人，个子不高，团脸，皮肤
白，成天笑眯眯的，嘴唇上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胡子，就
像淹水后剩下的几棵秧苗，常年一副平头，看上去既和
善又干练。陈梁还说田茂生入学前参加过“98抗洪”，比
大家晚来学校。我说你讲的这个人我有印象，不过还是
觉得有些不对。

我经常跟军校同学们说，全队188个人都叫什么名
字、老家是哪个地方的、来自哪个部队、毕业后又分到了哪
里，我基本上全知道。同学们起初不信，认为我吹牛，后来
他们经常向我打听其他同学毕业后的去向，每次我都能准
确地说出来。偶尔有同学到我所在的城市来旅游出差，只
要一说起同窗往事，我立即就能报出当事人的名字来。慢
慢地，大家都很佩服我的记忆力。

1998年9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188个同学相聚
到了山城重庆，考在同一个学员队读书。入学时，陆军、海
军、空军的同学穿着各自的军装，教室成了一个多兵种的
大军营，煞是壮观。彼时，我们的宿舍分散在一幢楼内的
四个楼层，三年的文化课程也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进行，
大家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当时，队里还成立了信息报道组，负责写文字材料、编
队报、上报各类信息。组里有老家河南的刘明、祖籍陕西
的谭宏锋、老家湖北的郑韬、老家福建的吴银光、老家江西
的吴辉等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正是这个原因，我经常能
看到同学们的花名册，加上平时协助队干写同学们的各种
鉴定材料，对每个同学的基本信息就了如指掌了。

陈梁突然说到田茂生，我就觉得不对头，在我印象
中没有同学叫这个名字。我像过筛子一样在大脑里把
同学们的名字又梳理了一遍。过了几分钟，我对陈梁
说，你说的这个同学我想起来了，他不叫田茂生，叫田孟
生，好像跟王峰、王虎荣他们一个班。当天在一起聊天
的孙伟证实说，对，对，你说得对，这个同学就叫田孟
生！陈梁听我这一说，立即反应了过来，连忙给我竖起
了大拇指，称赞说，文龙，你真了不起，毕业这么久，同学
的名字你还记得这么牢！

军校求学那几年，是所有同学人生中最青春、最辉煌、
最活力的时刻，也是战友兼同学最亲密无间的时刻。大家
一起学习、一起训练，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火红
的军校生活，对我的人生是一次蜕变、一次锻造、一次升
华，我又怎能忘怀？那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那一幕幕熟悉
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常常想起，又
让我常常泪流满面……

20年过去，好多人和事渐渐模糊，但生命里当兵、同
窗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模糊”的田孟生
□ 谢文龙

“叮叮叮……”摄影协会传来电话，我的摄影作品《东
城一角》又获奖了，这是我今年第四次获奖，欣喜之情挂在
眉梢。

我是新中国同龄人，和新中国共成长，经历过她的贫
瘠羸弱，见证着她繁荣富强。退休以来，我用心观察，用情
感悟，深入生活，绕城市、去农村，选好角度，按响快门，用
镜头拍莺歌燕舞、柳拂花舒、万里河山、历史遗韵、城市变
迁、重大活动、百姓民生、地域特色……拍下了美好，找回
了记忆，也拍出了对比，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我那快门下一张张庄园层叠的洋房，清翠葱茏的林荫
大道、苍烟浩渺的湖上风光、四通八达的道路桥梁等常登
载在报刊上，成就感、幸福感油然而生。我的作品《家风、
家训、家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变迁》等先后获奖，瑞
和阳光城的《东城一角》又一次获奖。现在整个高邮城向
东延伸，新产业、新人才、新能源、新城市的现代新区正在
崛起。瑞和阳光城的高、富、美，仅是美景中的一角，却令
我忆起一件件难以忘怀、耐人寻味的往事……

这一角曾是我家老宅住地，以前到处是低矮的茅草
屋，坑凹不平的烂泥路。记忆最深的是那“三怕”：一怕刮
风下雨，屋漏天光，房屋到处响个不停，唯恐轰然倒塌；二
怕老鼠及蚊虫窸窣作响，半夜三更吵闹不停，令人心惊胆
颤；三怕来客无处居住，只得打地铺卧在锅门口。我家老
宅的东面原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叫作“十里荒”，小时候
最不敢去。现在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名曰“瑞和阳光城”，
小区的美景令人陶醉。我登上至高点，鸟瞰高邮城，灯光
闪烁、五彩缤纷，邮城美景尽收眼底。

时光飞逝，光影永恒，它不仅成为我晚年人生的幸福
收获，更是奉献给党的赞歌！

光影永恒
□ 孔秀霞

车如人，劳累久了就要出毛病。晓佑
骑了两年的电动车就出了毛病。

早上，晓佑准备出去办事，从车库里推
出电动车，旋动车把，没有听到正常的“呜
呜”声，倒是后轮先“骨碌、骨碌”震动了两
下，然后“哼、哼”几声，车子就是不前行，就
像一个病人在呻吟，身子却无力移动。

没办法，晓佑只好推车去修理。尽管
修车点就在不远处，大热天推过去，晓佑
还是出了一身汗。

“师傅，车子有毛病了，请你看看。”晓
佑将电动车架在修车的摊位前，对师傅说。

“怎么了？”师傅一边忙着，一边与晓
佑答话。

“不走了。”
“充电了吗？”
“昨晚刚充的，充电器的绿灯都亮

了。”
“我来看看。”
师傅走到车前，绞绞车把，看到车轮

慢悠悠地转，说：“电池不行了，换电池。”
“换电池？昨天我还骑到周山，来回

四十多公里呢。”晓佑昨天去“江苏之心”
游玩，来回电力足足的，一点都不费力，他
觉得不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以前骑过的
电动车，电池要是不行的话，都是慢慢不
行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电池就像人，
刚才还好好的，说不定就突然中风脑溢血
了，谁也说不清楚。换电池吧。”师傅还以
人打比方，催促说。他说的仿佛有道理，
不都是有“病”嘛。

“你还是先看看后面车轮吧，如果是
后面的问题，就不用换电池了。”晓佑知道

换电池最少也得花几百块钱，是修理项目
中费用最高的。他希望是车轮或其他问
题，就不要花那么多钱了。

“肯定是电池不行了，包你换上去骑
了就走。”师傅手拿工具，随时准备去拆电
池，就等晓佑一句话，就是不去查后轮。

晓佑无奈，只得点头，“好吧，就换电
池吧。”他对电动车一窍不通，只能听师傅
的。

晓佑刚说完，师傅就搭手了，动作很
迅速，三下五除二，就拆下了电池，还对电
池指指点点，“电池都快两年了，寿命到
了。你看这电池都起鼓了，该报废了！”

新电池很快换上去了。师傅站起身，
直起腰，畅快地舒了口气，伸手一绞车把，
车轮还是慢悠悠地转，没有发出“呜呜”的
欢叫声。他“咦”了一声，又用劲连绞了几
下，仍是一样。他坐上车，装模作样在坐
垫上试试，再绞车把。可任凭他如何摆
布，电动车就是趴在原地不动。

“不该这样啊。”师傅自言自语。
“你还是看看后面吧，我就说是后面

的问题。”一直在一旁看着修理的晓佑提
醒师傅。

“不可能啊。看来不光是电池问题。”
师傅嘴上虽这么嘟囔着，但还是去后面查
看。掀开后盖，几下探查，就发现了问题
所在，原来是一根线头脱落了。插上，再
绞车把，电动机发出“呜呜”的嗡鸣声。好

了。
结账了。师傅说：“你就给换电池的

钱吧。”
晓佑心中虽有想法，但没有说话，准

备付钱。可是，师傅接着又说了一句：“后
面修的钱就不收你的了。”

这下让晓佑不爽了，递出去的钱又收
了回来，说：“本来我倒不想说什么，大家
都是熟人，但好像你不收我修理的钱，我
还得落你一个大人情。”

“我收的就是换电池的钱，修理的钱
我一分钱都没有收你的啊。”

“但是我认为我的电池本来就不该
换。我白花了这冤枉钱，这个怎么说？”

“电池都起鼓了，迟早要换的。”
“迟早是要换，但它现在还没有到换

的时候，说不定还能骑上半年，这半年的
价值怎么算？”

“难道我还骗你吗？”
“骗没骗我，我不知道，反正电动车我

不懂，但我一来就告诉你车子后面有问
题，你连查都不查，就说换电池。最后事
实证明也是后面的问题。”

师傅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地说：“我、
我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我也没数……”

“不是没数吧，你是老师傅了，这点经
验能没有？当然，换电池花费是最大的项
目。你这种修理是不是过度修理或超前
修理呢？”晓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可能被晓佑说中了要害，师傅急了，
争辩道：“我不要你钱了，我给你把电池换
回去。”

晓佑淡淡一笑，不再说话，付了钱，骑
上车走了。

修车
□ 陈维忠


